
第五章　 《老殘遊記》的敘事時空- 103 - 
　 　 　 　 　 　 　 　 　 　 　 　 　 　 　 　 　 　 　 　 　 　 　 　 　 　 　 　  

 

第五章　 《老殘遊記》的敘事時空 

 

敘事文本中的時間與空間，究竟是歷史記載的真實存在？還是小說家們筆

下的虛擬想像呢？這個問題，確實值得加以思辨。從真實與虛擬的二分法而論，

小說文本的世界，本身只存在於語言文字的藝術創作之中。因此，說小說文本是

虛擬的，也不為過。但是在小說中所書寫的人事物，卻又好像是曾經發生過的人

事物。而小說中所書寫的時間、空間，也似乎有本可查，有源可溯，並不是完全

架空的。那麼，小說的時間與空間，不僅是作為小說家本身的虛擬想像而已，當

中更應該可以作為一種輔助、補充或支援歷史記載的不足。 

《老殘遊記》的時間書寫，它不僅跨越動亂的清末，也涵蓋過往、現在與

未來。而在空間書寫方面，則不僅有山東濟南一帶的人事物，也提及人類心靈所

追求尋覓的夢想世界。因此，筆者嘗試先論述敘事時空的理論架構，進而再著手

釐清《老殘遊記》在敘事時空方面的書寫特色，以及它所取得的成就。 

 

第一節 　 小說的敘事時間與敘事空間 

在論述《老殘遊記》的敘事時間與敘事空間之前，筆者認為，需要先釐清

關於小說敘事時間與空間的議題。小說敘事的時間與空間，相對於歷史記載的時

間，與人類真實存在的空間，其之間的真實性是有所差異的。 

而小說敘事中的時間與空間，也並非無意義的虛幻記錄，或者僅只作為一

種陪襯的標誌而存在。小說的敘事時間與空間，亦是小說敘事藝術的要素之一。

它是一種語言藝術形象的表徵，是一個成功的文學家，所需要加以細心經營的課

題。因此，筆者首先要從小說敘事理論的角度，來討論敘事時間與敘事空間二者，

在小說敘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發揮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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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說的敘事時間 

無論是任何一部小說敘事文本，講述了一天或幾天的人事物，或是敘述了

一個人的一生或幾代人的事蹟，都必須具備這樣一個安排，即是敘事時間的安

排。把原先是分散雜亂的人事物，透過敘事時間的安排手法，使它能成為一個連

貫的整體，讓閱讀者在閱讀小說敘事文本的過程中，可以從中獲悉敘事文本中所

發生的一切人事物。當然，小說敘事的書寫藝術，畢竟與歷史記載或新聞報導之

間存有差異。因為小說敘事的本身，帶有小說家的想像成分的文藝創作，當中結

合了現實與非現實的綜合因素。所以，小說敘事文本的構成，一方面是揉合了歷

史與想像，一方面也是穿越了真實存在與虛擬夢幻的。 

因此，筆者認為在小說敘事文本構成的過程中，小說家必須要考慮到，小

說敘事書寫的時間因素。正如同小說敘事學家熱奈特先生指出的： 

我完全可以講一個故事而不點明故事發生的地點以及該地點與我講故

事的地點之間的距離，但我幾乎不可能不確定這個故事與我的敘述行為

相對而言發生的時間，因為我必須用現在、過去或將來一個時間來講述

它。102 

小說敘事中的時間書寫，可以由過去、現在或者未來，這三個不同的時間角度，

作為小說敘事的切入點，而且產生的效果與呈現的意義，也隨著取捨的不同而有

天壤之別。 

一般而言，小說敘事中的故事情節，無論是如何複雜紛亂，或者如何簡潔

明瞭，對於小說故事時間與敘事時間的控制與操作，都是小說家必須要加以關注

的。因為小說家可以為了交代紛雜繁複的題材內容，以及在不同時間發生的人事

物，可以採用連貫順序的方式，將其一一串連組織起來，拼湊成為一個敘事的整

體。也可以採用回憶聯想的形式，或是以預言未來的形式，將其重新組合，以便

於閱讀者作有效的理解與掌握。因此，筆者認為敘事時間在小說敘事中所扮演的

功能，不僅是小說家所採取的敘事策略之一，也是小說家如何去建構小說意義的

重要步驟。 

而小說敘事中所謂的「時間」，並非是單一而連貫的，而是存有兩種不同敘

                                                 
102 Genette 著 王文融譯：《敘事話語》（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年一版），頁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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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面貌，引用敘事學家熱奈特先生指出，敘事是由一組有兩個時間的敘列所構

成的： 

被敘述的事情的時間和敘述這件事情的時間。這種雙重性，使一切時間的

畸變成為可能，它是敘述手法的組成部分。103 

如從中再加以細分，可以將小說敘事文本本身所涉及的「時間」因素，分為所謂

的「故事的自然時間」與「小說的敘事時間」兩種不同的面貌。引用羅鋼先生的

論點： 

所謂的「故事時間」，是指故事發生的自然時間狀態，而所謂的「敘事

時間」，則是它們在敘事文本中具體呈現出來的時間狀態。前者只能由

我們閱讀過程中根據日常生活的邏輯將它重建起來，後者才是作者經過

對故事的加工改造提供給我們的現實的文本秩序。由於在故事時間與敘

事時間之間存在著這種差異，長久以來，敘事時間就成為了作家的一種

重要的敘事話語和敘事策略。104 

在小說敘事當中，所謂的故事時間，是指合乎自然規律運作的時間。例如，從白

天到黑夜，或者是春夏秋冬四季的循環等。在小說敘事中，故事時間是一種連貫

進行式的發展歷程。而所謂的敘事時間，並非是一般人世間，那種計算時間的刻

度量表，而是根據小說家對於故事情節的書寫，所建構而成的時間樣貌。於是乎

敘事時間，所體現的是一種敘事文本的表現形式。 

我們可以從敘事文本的組成過程與形式樣貌中，來衡量一位小說家是否能

將故事時間與敘事時間，作最巧妙的結合，以及如何揉合兩者之間的差異性。依

照這個標準，我們可以判定這位小說家，是否在小說敘事文本中，將小說敘事藝

術的表現發揮地淋漓盡致。因為成功的小說家在創作文本時，必須注意到小說敘

事時間的操作與掌握，才能把原本零散雜亂、毫無組織的故事素材，結合成具有

內在聯繫的故事情節，而能成功地在瞬息變化的時間書寫中，發展出一個具有藝

術造詣的小說文本。 

因此，從小說「故事時間」與「敘事時間」的理論提出與研究方法的建構

                                                 
103 Genette 著 王文融譯：《敘事話語》（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年一版），頁 12。 
104 羅鋼：《敘事學導論》（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 年一版），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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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筆者認為，可以從這個研究的角度出發，來審視《老殘遊記》在時間書寫上

的特點。小說中，我們可以看到劉鶚將老殘一生行走江湖的活動，集中在幾個時

間點上面，雖然這個故事時間，表面上看起來是層次分明，故事情節也連貫順暢，

但是仔細觀察的話，我們不難發現到在敘事時間的方面，劉鶚已經著手思考不同

以往傳統章回小說敘事時間的寫作方式。 

因為我們可以從小說當中，看到劉鶚一方面採用中國傳統的章回小說，自

然連貫式的敘事時間模式，一方面也運用了回憶倒裝式的敘事時間模式，製造小

說閱讀的懸念，加上故事時間本來就是有長有短，敘事時間也是有長有短。所以

故事時間與敘事時間之間如何去搭配的問題，是需要加以討論。這當中也涉及到

小說敘事在節奏表現方面的問題。因此，筆者將本章的第二節起，針對《老殘遊

記》在敘事時間上的寫作方式，加以探討分析。 

 

二、小說的敘事空間 

上文既然提及小說時間因素的重要性，在此當然也要對於小說的空間因

素，加以深入探討。因為在小說中，空間是讓小說中人事物，得以發生的存在要

件。而小說的敘事空間，主要是指小說中敘述的小說人物或故事情節，所存在的

亦或經歷過的具體空間。引用小說敘事學家米克．巴爾先生所指出的，敘事空間

在小說中，可以起到兩種不同的作用： 

一方面它只是一個結構，一個行動的地點。在這樣一個容積之內，一個

詳略程度不等的描述將產生那一空間的具象與抽象程度不同的畫面。空

間也可以完全留在背景中，不過，在許多情況下，空間常被「主題化」：

自身就成為描述的對象本身。這樣，空間就成為一個「行動著的地點」

(acting place)，而非「行為的地點「(the place of action)。它影

響到素材，而素材成為空間描述的附屬。「這件事發生在這兒」這一事

實與「事情在這裡的存在方式」一樣重要，後者使這些事件得以發生。

在這兩種情況下，在結構空間與主題化的空間的範圍內，空間可以靜態

地(steadily)或動態地(dynamically)起作用。靜態空間是一個主題化

或非主題化的固定的結構，事件在其中發生。一個起動態作用的空間是

一個容許人物行動的要素。人物行走，因而需要一條道路；人物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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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需要一個大的空間：鄉村、海洋、天空。童話中的主人公得穿過黑

暗的森林以證明其膽量，因而就有了森林。那一空間並不是作為一個固

定的結構呈現出來，而是一次遷移，可以大規模地變動。從一列高速行

駛的列車上，旅行者無法單獨看清一棵棵樹木，而只看到長長的模糊不

清的線。105 

小說家們對於小說敘事空間的書寫，並非僅用於雕飾辭藻或者是增加篇幅罷了，

而是需要進一步地深思熟慮、苦心經營，為如何將小說人物與時代背景、文化特

點或風土民情等各個不同層次的題材，加以鎔鑄結合，使之能作最巧妙而妥善的

安置，而成為一部膾炙人口、廣為流傳的好小說。 

而小說中的敘事空間，即是小說人事物所發生的地點、場景或是幻想的夢

境，有可能是一條道路、一個房間或一個公園，也可能是人物內心的自我幻想，

而構築的虛擬空間。但是，這個虛擬敘事空間的存在，並非毫無根據、無限延伸，

而是一個容許人物行動的小說要素，因為這個敘事空間必須要讓小說中的人事

物，可以從這一個空間移動另外一個空間。 

因此，一個成功的小說家，需要在敘事空間的寫作策略中，認同敘事空間

的存在。因為敘事空間的存在，不僅是小說中人事物發生事件的地點而已，其更

深一層的意涵，也包含著人物行動的空間轉移。因為人物的行動，在同一時間下，

會牽動到整個小說敘事的轉變，而且敘事空間的變化，也意涵著故事情節的發

展。引用著名小說家米蘭‧昆德拉的觀點： 

小說審視的不是現實，而是存在。而存在並非已經發生的，存在屬於人類

可能性的領域，所有人物可能成為的，所以人類做得出來的。小說家畫出

存在地圖，從而發現這樣或那樣一種人類的可能性。但這還是要強調一

點：存在，意味著「世界中的存在」。所以必須把人物與他所處的世界都

看做是可能性。106 

因此，作為小說敘事要素之一的敘事空間。在小說中，總是需要與其他敘事要素

加以綜合，才能將有效地發揮小說敘事藝術的魅力。因此，筆者認為，小說家如

                                                 
105 Mieke Bal 著 譚君強譯：《敘述學：敘事理論導論》（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年二

版），頁 160。 
106 Milan Kundera 著 董強譯：《小說的藝術》（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 年一版），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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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可以妥善地營造小說的敘事空間，不僅能夠在小說敘事過程中，一方面展現地

方特色的書寫樣貌，一方面也能將敘事空間與小說人物的心靈世界，相加連繫。

使得小說人物與敘事空間之間，產生彼此呼應的情感效果，或心靈契合的感染作

用。 

如果我們從小說人物所處的時代環境而論，一般可以分為具有現實記載的

真實空間與抽象虛擬的想像空間。此一區分主要是從小說人物存在的文本世界來

論，並非立足於人類邏輯世界的思維。因為在人類的認知中，小說敘事文本的本

身就是經由虛擬撰述而成，可是，在小說敘事世界中，我們可以從小說人物所經

歷的敘事空間中，區分真實空間與想像空間。 

小說家如果可以妥善地運用敘事空間的書寫策略，勢必就更能提升小說在

敘事藝術取得的成就。因為敘事空間如果具有自然真實性的話，對於小說的閱讀

者而言，它會產生一種具有真實意義的歷史感。閱讀者可以從閱讀過程中，重新

獲得新的歷史認識，這對於小說家刻畫人物形象，以及加強故事情節的真實意義

方面，大有助益。而當這個敘事空間是架空的，是抽象虛擬的話，則是會將閱讀

者帶入一個想像夢幻的世界，讓閱讀者產生一種陌生及好奇，進而對這個虛擬夢

幻世界，感到不可思議或驚訝不已。 

故筆者從小說敘事空間的角度觀察之後，認為一個成功的小說家，是需要

在小說敘事空間的書寫中，選擇具有藝術魅力、傳達人物與空間之間的對應與契

合，才能成就小說獨特的審美效果，以及書寫特殊的文化意味，才能方便讓閱讀

者透過閱讀小說的空間敘事，體會到小說家筆下所敘述的精神樣貌，以及它所獨

特蘊含的文化特色。 

小說人物與敘事空間的相互關係，歷來曾受到許多小說家們的重視，不論

是傳統、近代還是現代小說，吾人都可從中發現到，不少小說家們，為了追求故

事情節的寫實目的，或是達到新奇炫目的效果，煞費苦心地對小說的敘事空間，

加以千錘百煉，苦心安排，以便於成功地達到小說書寫的目的。這在《老殘遊記》

中，我們也可以窺見一二。例如，老殘遊走山東濟南，觀賞四方美景，然後在夢

中遇險翻船等，當中有賞心悅目的風光美景，也有險象環生的大風巨浪等。 

故筆者將會在本章第三節的部分，從小說人物所處空間的角度出發，討論

小說人物與敘事空間之間的關係，討論人物存在的真實空間，以及人物想像虛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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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夢幻空間。嘗試從《老殘遊記》敘事空間的討論中，獲悉劉鶚是如何去營造小

說人物的空間美學，以及如何讓敘事空間產生意義，相信這會是個有趣而不失嚴

謹的討論。 

 

第二節 　 《老殘遊記》的敘事時間 

在小說敘事中，可以將時間因素一分為二，一種為故事時間，一種為敘事

時間。故事時間，是指故事情節發生或經過的時間，敘事時間則是指小說家如何

去處理故事時間，是從過去、現在還是未來加以切入？採用不同的切入方式，對

於小說敘事所呈現的意義而言，亦會隨之產生不同的敘事面貌。筆者以為，敘事

時間的討論，是一個值得討論的課題，因從中筆者不僅可以得知劉鶚在書寫《老

殘遊記》時，是如何運用敘事時間，也可進而確立清末新小說家們，是否已經知

道如何去掌握小說的敘事時間。 

 

一、連貫順敘與回憶倒敘 

在這一節中，筆者將從故事時間與敘事時間順序安排的角度來討論。首先

必須先從小說中，區分出故事時間與敘事時間。所謂的故事時間，通常是故事情

節發展的時間，是一種有先後連貫的自然時間。至於敘事時間，可以因為敘事順

序前後的不同，而有所差異。引用羅鋼先生提出的論點： 

敘事時序是文本展開敘事的先後秩序，從開端到結尾的排列順序，是敘述

者講述故事的時序，而故事時序是被講述故事的自然時間順序，是故事從

開始發生到結束的自然排列順序，故事時序是固定不變的，敘事時序則可

以變化不定。107 

因此，若以敘事時間的前後順序而論，可以將之分為三種類型。第一種類型，是

隨著故事時間的自然發展來敘述，這是一種連貫式的順敘；第二種類型，是對故

事發展之前的事件，進行回憶、追述或補述，這是一種回憶式的倒敘；第三種類

                                                 
107 羅鋼：《敘事學導論》（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 年一版），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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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是提及或暗示未來即將發生的事件，即是一種先知式的預敘108。因此，依照

小說敘事時間的前後順序，可以分為連貫發展的順敘與回憶往事的倒敘，以及先

知式的預敘，這三種不同類型的敘事時間。但小說家在書寫小說時，可以只採用

一種寫法，或是也可以兼採兩種寫法，其敘事時間的運用方法並非是固定不變

的，有時也可將此三種類型敘事時間的寫法，加以混合使用109。 

中國歷史傳記的敘事模式，是小說敘事發展的源頭之一，其敘事時間的寫

作模式已經深刻地影響著歷代小說家的書寫方式，不論是編年體、國別體還是紀

傳體類型的史書，皆是以順敘為主導的時間敘事110。從人物的出生成長寫起，中

間關注於敘述人物的經歷與作為，最後在結尾的地方，討論人物的得失功過，通

篇全然是按照時間連貫來敘述人物的生平。此種史傳式的時間敘事模式，對中國

傳統章回小說的敘事模式，影響深遠，所以形成章回小說普遍以順敘為主導的敘

事模式。於是我們可以看到《老殘遊記》的敘事時序，基本上是按照故事情節的

發展順序，向前一步一步的逐層推進。無論是小說的戲劇張力或緊張程度，往上

攀升或直線下降，在敘事時間方面，都是採用順敘的方式，作井然有序的進展。

例如，從小說第一回到第七回中，老殘遊走五湖四海，以一個旅行者的姿態，看

盡清末社會的奇形怪狀。它在故事時間方面是連貫發展的，在敘事時間方面也是

依照著故事時間來進行的。例如小說第二回： 

次日六點鐘起，先到南門內看了舜井。又出南門，到歷山腳下，看看相傳

大舜昔日耕田的地方。及至回店，已有九點鐘的光景，趕忙吃了飯，走到

明湖居，才不過十點鐘時候。…… 

到了十一點鐘，只見門口轎子漸漸擁擠，許多官員都著了便衣，帶著家人，

陸續進來。不到十二點鐘，前面幾張空桌俱已滿了，不斷還有人來，看坐

兒的也只是搬張短凳，在夾縫中安插。…… 

到了十二點半鐘，看那臺上，從後臺簾子裏面，出來一個男人，穿了一件

藍布長衫，長長的臉兒，一臉疙瘩，仿佛風乾福橘皮似的，甚為醜陋，但

覺得那人氣味到還沉靜。…… 

                                                 
108 羅鋼：《敘事學導論》（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 年一版），頁 135。 
109 Genette 著 王文融譯：《敘事話語》（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年一版），頁 17。 
110 楊義：《中國敘事學》（北京：人民出版社，19997 年一版），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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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了數分鐘時，簾子裏面出來一個姑娘，約有十六七歲，長長鴨蛋臉兒，

梳了一個抓髻，戴了一副銀耳環，穿了一件藍布外褂兒，一條藍布褲子，

都是黑布鑲滾的。……  

此處我們可以看到，敘事時間與故事時間是同一連貫的，劉鶚是以一種順敘的方

式，表現出小說人物老殘在明湖居聽書的經過。在小說中，劉鶚刻意將「次日六

點鐘」、「十一點鐘」、「十二點鐘」等故事時間，呈現於閱讀者的面前。進而使閱

讀者在小說敘事中，必須要隨著小說故事時間與敘事時間共同前進的順敘步驟，

方可獲得小說故事情節中的內容訊息。 

至於在小說第八回到第十一回，寫申子平攜帶著老殘的推薦函，進入桃花

谷，以及小說第十二回、第十三回與第十四回的敘事時間，仍然是沿用順敘的方

式。例如，小說第十二回中寫道： 

次日早起，再到堤上看看，見那兩只打冰船，在河邊上，已經凍實在了。

問了堤旁的人，知道昨兒打了半夜，往前打去，後面凍上；往後打去，前

面凍上。所以今兒歇手不打了，大總等冰結牢壯了，從冰上過罷。困此老

殘也就只有這個法子了。閒著無事，到城裏散步一回，只有大街上有幾家

舖面，其餘背街上，瓦房都不甚多，是個荒涼寥落的景象。 

劉鶚刻意不去記載朝代、月份或日期，而是採用以小說人物老殘，在寒冬中看河

上打冰的故事情節，道出老殘那種徘徊等待的寂寞心情。 

故筆者認為《老殘遊記》所採用的連貫式順敘，不僅便於讓閱讀者可以直

接觸及小說人物的生平遭遇，也容易讓人物內心的喜怒哀樂或激動的情緒，躍於

紙上。因為，從小說第一回到第十四回中，劉鶚皆採用順敘的手法寫作，一方面

可以讓閱讀者讀起來，覺得較為自然而連貫，一方面可以藉此縮短閱讀者與小說

人物之間的距離與隔閡，讓閱讀者可以更自然而然地貼近小說人物的真實感受，

拉近閱讀者和小說人物之間的距離。 

而且在《老殘遊記》中，我們不僅可以看到劉鶚採取連貫式的順敘手法行

文，也可以在小說第十五回到第二十回的部分，看到劉鶚嘗試採用回憶式的倒

敘，讓小說更具好奇性、驚險感，為閱讀者的閱讀過程，增添幾分懸念： 

老殘道：「你說，我很願意聽。」人瑞道：「不是方才說到賈家遣丁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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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說查出被人謀害的情形嗎？原來這賈老兒桌上有吃殘了的半個月

餅，一大半人房裏都有吃月餅的痕跡。這月餅卻是前兩天魏家送得來

的。所以賈家新承繼來的個兒子名叫賈幹，同了賈探春告說是他嫂子賈

魏氏與人通姦，用毒藥謀害一家十三口性命。」…… 

在小說中，我們可以看到黃人瑞向老殘道出賈魏十三口命案的來龍去脈。當中所

採用的敘事時間，正是回憶式的倒敘手法。因為賈魏家十三口命案，在小說中老

殘與黃人瑞談話之前，已經是發生過的事件了。可是劉鶚在小說中，卻是透過黃

人瑞的口中，娓娓道出，其目的一方面是要告訴老殘這事情發展的來龍去脈，一

方面也是在向小說的閱讀者，說明清楚。例如，小說寫到糊塗的魏家管事，用六

千金買個凌遲罪，這由黃人瑞口中說出的故事情節，而對較於老殘與黃人瑞之間

對話的時間而言，黃人瑞的回憶追敘，是已經發生過的昔日往事。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劉鶚採用敘事手法是一種回憶式的倒敘設計，藉由黃

人瑞與老殘之間一言一句的對話過程，將往事的經過逐一道出。而且在小說中又

敘述老殘巧扮成平民，針對案件明查暗訪，最終使案件得以水落石出。這種被夏

志清先生認為是採用西方偵探小說的敘事手法111，其實仔細觀察其敘事手法的設

計，不難發現這只是劉鶚將小說敘事順敘與倒敘的手法，加以混合運用而使之產

生懸疑的敘事效果而已。 

故就小說敘事時間的運用而言，劉鶚已經可以有效地掌握回憶式倒敘的敘

事手法。這對中國小說史的發展而言，是一種突破，也是一種成就，更是象徵著

清末新小說家們，已經開始逐漸地著手去掌握敘事時間順序的使用，改變傳統的

敘事時間112。因為劉鶚對於《老殘遊記》敘事時間的安排，並不會令閱讀者產生

排斥或迷惑之感，反而能從中獲得閱讀的樂趣，相信這是一個高明的小說家，對

於小說敘事的勇於嘗試與匠心獨具，巧妙安排之下，才能臻至的敘事成就。因此，

《老殘遊記》前十四回的順敘與最後五回的倒敘運用，所達到的敘述效果，是非

常成功的。 

 

                                                 
111 夏志清：〈《老殘遊記》新論〉，錄於《文學的前途》（北京：生活、讀書、新知三聯書店，2002

年一版），頁 59。 
112 陳平原：《中國小說敘事模式的轉變》（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3 年一版），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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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敘事時距的運用 

筆者先前曾經提及，小說的故事時間有長有短，而敘事時間也是有長有短

的。此外，筆者認為可從兩者之間的長短比較中，得出小說敘事的時距。簡單來

說，在小說中故事情節的發生，是有時間可以供蠡測推算的。但是，敘事時間的

長短，卻無法用一個較為客觀的衡量標準加以度量，而必須要將小說的故事時間

與敘事篇幅加以對照，方能得出結果。例如，當小說的故事時間較為長久，而相

對採用的敘事篇幅較短的話，這就是敘事時間較短。反言之，故事時間如果短暫，

而敘事篇幅較為長的話，即敘事時間較長。於是乎將故事時間與敘事時間，作長

短之間的比較，可以讓我們對於小說中時間的運用，有進一步的深入認識。故羅

鋼先生說： 

研究時距作為一種技術問題本身並無價值，它的意義在於可以幫助我們

確認作者的節奏，每個事件佔據的文本篇幅說明了作者希望喚起注意的

程度，而對某一因素的注意以及這種注意的程度則需要與其它因素相比

較才能確定。從這點來看，我們研究時距的目的便不僅僅是計算時間與

文本篇幅的關係，而應當進行更大範圍內的比較。113 

所以將故事時間與敘事篇幅對照，就可得出小說的敘事時距，以便理解一部小說

在敘事時間方面的掌握與控制。 

一個好的小說家需要對小說敘事時間，實行有效的控制與調度，並且知道

如何去適當地掌握小說敘事時間的速度，以及如何去安排小說故事的節奏，方能

夠對敘事時間作出最完善合理的安排。誠如楊義先生所言： 

所謂敘事時間速度，乃是由歷史時間的長度和敘事文本的長度相比較而

成立的，歷史時間越長而文本長度越短，敘事時間速度越快；反之，歷

史時間越短而文本長度越長，敘事時間就越慢。在兩者的轉換之間，人

作為敘事者的知識、視野、情感和哲學的投入，成了左右敘事時間速度

的原動力。114 

在《老殘遊記》敘事時間的方面，劉鶚不僅是著手嘗試連貫順敘與回憶倒敘的敘

                                                 
113 羅鋼：《敘事學導論》（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 年一版），頁 146。 
114 楊義：《中國敘事學》（北京：人民出版社，1997 年一版），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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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手法，而且在小說敘事時距的運用與掌握上，也有其獨到的一面。 

首先我們從故事時間較長，而敘事篇幅較為簡短的時距來探討。這種敘事

時距，顯得較為簡略而概要，且可藉由帶過省略或是簡潔扼要的敘述，讓小說的

故事時間，產生較大的跨度。這在《老殘遊記》的敘事當中，往往可見，劉鶚以

此作為加速小說故事情節進展的方式。例如小說第一回： 

這老殘既無祖業可守，又無行當可做，自然「饑寒」二字漸漸的相逼來了。

正在無可如何，可巧天不絕人，來了一個搖串鈴的道士，說是曾受異人傳

授，能治百病，街上人找他治病，百治百效。所以這老殘就拜他為師，學

了幾個口訣。從此也就搖個串鈴，替人治病糊口去了，奔走江湖近二十年。 

小說並未交代老殘「奔走近二十年」的過程，而是將二十年的故事時間，用數行

文字，一筆帶過，藉由簡潔明瞭的敘述口吻，大略地介紹老殘這一號人物的來歷

背景與成長過程。 

從小說時距的節奏步調來看，劉鶚這種概要式的寫法，確實有助於閱讀者

融入小說的故事情節當中。例如，小說之後又寫到： 

這年剛剛走到山東古千乘地方，有個大戶，姓黃，名叫瑞和，害了一個奇

病：渾身潰爛，每年總要潰幾個窟窿。今年治好這個，明年別處又潰幾個

窟窿。經歷多年，沒有人能治得這病。每發都在夏天，一過秋分，就不要

緊了。 

短短數行文字，言簡意賅，將黃瑞和多年因病所苦的經過，一一道出，讀起來並

不會拖泥帶水，反而更容易讓閱讀者一眼就能明瞭，作出簡潔扼要的交代。這種

簡略概要式的敘事時距，在《老殘遊記》中，雖然俯拾皆是、不勝枚舉，但都恰

如其分地發揮出使小說故事情節順暢進行的功能。 

此外，《老殘遊記》的敘事時間，也有一種是故事時間與敘事篇幅的長短，

並行等同的情況。例如，小說第三回敘述老殘串鈴行醫，診治撫院內文案高紹殷

的小妾之病： 

高公讓老殘西面杌凳上坐下。帳子裏伸出一隻手來，老媽子拿了幾木書墊

在手下，診了一隻手，又換一隻。老殘道：「兩手脈沉數而弦，是火被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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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住，不得出來，所以越過越重。請看一看喉嚨。」高公使將帳子打起。

看那婦人，約有二十歲光景，面上通紅，人卻甚為委頓的樣子。高公將他

輕輕扶起，對著窗戶的亮光。老殘低頭一看，兩邊腫的已將要合縫了，顏

色淡紅。看過，對高公道：「這病本不甚重，原起只是一點火氣，被醫家

用苦寒藥一逼，火不得發，兼之平常肝氣易動，抑鬱而成。目下只須吃兩

劑辛涼發散藥就好了。」又在自己藥囊內取出一個藥瓶、一支喉槍，替他

吹了些藥上去。出到廳房，開了個藥方，名叫加味甘桔湯。用的是生甘草、

苦桔梗、牛蒡子、荊芥、防風、薄荷、辛夷、飛滑石八味藥，鮮荷梗做的

引子。方子開畢，送了過去。 

在小說中，有故事場景的敘述，也有人物對話的紀錄，而且故事時間與敘事篇幅

之間，二者大致相等。這樣的敘事手法，讓閱讀者得以在順著小說的故事時間，

往下閱讀時不會覺得敘述篇幅過於倉促緊湊。而這種場景式的敘述與對話的紀

錄，在《老殘遊記》中，著實佔有極大的部分。例如，在小說第二回，寫老殘在

明湖居聽說書，以及第三回寫老殘在濟南游覽四大名泉等景物的描繪，也是採用

場景式的敘事時距，讓閱讀者可以不急不徐地，跟隨著老殘遊歷的行動，移動閱

讀目光。  

敘事時距，還有一種是故事時間短於敘事篇幅的。這種情形的出現，往往

都是由於故事時間產生停頓，或是進行得非常緩慢，而敘事的層面，卻是極盡敘

述之能事，對於小說中的人事物，施以彩筆藻繪，細膩地描繪刻畫所致。這有助

於小說家，對於人物情感世界的深入描寫。因為小說家可以在幾乎停頓的故事情

節中，大力渲染人物思緒情感的表現。例如在小說第十二回，我們也見到劉鶚採

用這種敘事時距的方式，讓老殘內心感觸之情，憂傷之意，溢於言表： 

老殘對著雪月交輝的景致，想起謝靈運的詩，「明月照積雪，北風勁且哀」，

兩句。若非經歷北方苦寒景象，那裏知道「北風勁且哀」的個「哀」字下

的好呢？這時月光照的滿地的亮，抬起頭來，天上的星，一個也看不見，

只有北邊，北斗七星，開陽搖光，像幾個淡白點子一樣，還看得清楚。那

北斗正斜倚在紫微垣的西邊上面，構在上，魁在下。心裏想道：「歲月如

流，眼見鬥杓又將東指了，人又要添一歲了。一年一年的這樣瞎混下去，

如何是個了局呢？」又想到《詩經》上說的「維北有鬥，不可以挹酒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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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國家正當多事之秋，那王公大臣只是恐怕耽處分，多一事不如少一

事，弄的百事俱廢，將來又是怎樣個了局，國是如此，丈夫何以家為！」

想到此地，不覺滴下淚來，也就無心觀玩景致，慢慢回店去了。一面走著，

覺得臉上有樣物件附著似的，用手一摸，原來兩邊著了兩條滴滑的冰。初

起不懂什麼緣故，既而想起，自己也就笑了。原來就是方才流的淚，天寒，

立刻就凍住了，地下必定還有幾多冰珠子呢。 

小說故事時間進行的十分緩慢，但是敘事篇幅，卻是相當可觀的，有著重景物的

描述者，也有嶄露人物的情感世界者。故吾人從中可以發現，劉鶚對於敘事時距

的掌握與運用，已臻至相當成熟的地步。 

因此，筆者認為，劉鶚在《老殘遊記》中所體現的敘事手法與技巧，已經

可以有效地運用敘事時距所產生的效果。書中有簡略而概要的敘事時距，便於小

說在故事情節上的交代，也有場景式的敘述與對話記錄，以助於增添閱讀者的深

刻印象，與加強小說的寫實感。至於停頓或緩慢進行的敘事時距，則可以深入挖

掘人物的感情世界，可以讓人物有更多傾訴的敘述與誠摯的呈現，讓閱讀者對於

人物能有更深一層的認識，加深對人物的親切與熟悉。 

所以，筆者認為劉鶚確實已能有效地掌握這三種敘事時距，以及當中各自

呈現出不同的特性，並且能讓小說故事時間與敘事篇幅之間，達到一種和諧無礙

的境地。因此，閱讀者在閱讀過程中，並不會因為簡略概要，而遺漏故事情節，

或是對故事情節，產生印象模糊的情況；也不會因為小說中的場景描繪或對話紀

錄，而覺得煩瑣冗長，枯燥無味；更不會因為故事情節的停頓，而覺得了無生趣，

閱讀的過程備感窒礙。反而因為這三種不同敘事時距的運用，讓閱讀者能從中仔

細咀嚼劉鶚的用心，更能夠融入小說的故事情節，對於小說人物內心所蘊含的豐

富情感與深層意義，也能心領神會。 

 

第三節 　 《老殘遊記》的空間敘事 

人與空間之間，一直存在著密不可分、息息相關的緊密關係。這種微妙的

聯繫關係，在小說中也同樣獲得展現。因為在小說敘事書寫上，人物必須有活動

的空間，方能得以存在。現實生活中的人類世界，可以分成所謂的真實空間與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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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世界，這兩種截然不同的空間。而小說中的空間，亦如同於人類生存的空間一

般，可區別為刻畫真實世界的自然空間，以及書寫虛擬夢想的想像世界的兩種不

同的空間。 

或許有人會質疑，小說敘事所刻畫的人物世界，應該都是虛擬的想像世界。

這從人類存在的真實世界來看，確實也不無道理。但是當我們進入小說文本的世

界，站在小說人物的立場來看，則不難發現，小說人物所經歷的世界，也如同真

實世界的人類一般，有著現實空間與虛擬世界的不同區分。 

因此，筆者認為，如果可以從小說敘事美學的批評角度，採用敘事空間的

論述方式，來重新審視《老殘遊記》的人物所身處的空間，相信必定有助於理解

劉鶚筆下人物所經歷的世界。在小說中，他不僅寫實地描繪了的動亂的清末社

會，同時也對於人物內心的情感，以及關於宗教哲理的部分，作出詳盡的刻畫。

故筆者以為，從人物所經歷的世界出發進行探討，必定有助於了解劉鶚所塑造的

敘事空間，其真實樣貌究竟為何。 

 

一、小說人物的自然空間 

小說敘事的空間劃分，主要是以小說人物本身行動的地點、背景或場合所

決定的。筆者認為所謂的自然空間，是指人物所身處的地點，是一個自然生活的

真實空間。《老殘遊記》中人物的老殘，就是這麼一個目睹清末悲慘世界的寫實

人物，這對於小說家在敘事空間上的運用，有助於豐富小說的歷史意義，以及提

升小說的寫實層面。首先，從小說中所營造的自然空間來論，在小說第二回中，

寫到老殘前往濟南，路途上可是說是秋山紅葉，老圃黃花，美不勝收。到了濟南

府，進得城來，家家泉水，戶戶垂楊，比那江南風景更為秀麗有趣，之後老殘抵

達鐵公祠： 

到了鐵公祠前，朝南一望，只見對面千佛山上，梵宇僧樓，與那蒼松翠柏，

高下相間，紅的火紅，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綠的碧綠，更有那一株半株

的丹楓夾在裏面，仿佛宋人趙千里的一幅大畫，做了一架數十裏長的屏

風。正在歎賞不絕，忽聽一聲漁唱，低頭看去，誰知那明湖業已澄淨的同

鏡子一般。那千佛山的倒影映在湖裏，顯得明明白白，那樓台樹木，格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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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彩，覺得比上頭的一個千沸山還要好看，還要清楚。這湖的南岸，上去

便是街市，卻有一層蘆葦，密密遮住。現在正是開花的時候，一片白花映

著帶水氣的斜陽，好似一條粉紅絨毯，做了上下兩個山的墊子，實在奇絕。  

老殘心裏想道：「如此佳景，為何沒有甚麼遊人？」看了一會兒，回轉身

來，看那大門裏面楹柱上有副對聯，寫的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

半城湖」，暗暗點頭道：「真正不錯！」進了大門，正面便是鐵公享堂，

朝東便是一個荷池。繞著曲折的回廊，到了荷他東面，就是個圓門。圓門

東邊有三間舊房，有個破匾，上題「古水仙祠」四個字。祠前一副破舊對

聯，寫的是「一盞寒泉薦秋菊，三更畫船穿藕花」。過了水仙祠，仍舊上

了船，蕩到歷下亭的後面。兩邊荷葉荷花將船夾住，那荷葉初枯，擦的船

嗤嗤價響；那水鳥被人驚起，格格價飛；那已老的蓮蓬，不斷的繃到船窗

裏面來。老殘隨手摘了幾個蓮蓬，一面吃著，一面船已到了鵲華橋畔了。 

由上述可見，劉鶚對於小說中的自然空間，具備十分精湛的寫實描繪功力。當中

不僅是有靜態的空間刻畫，例如「繞著曲折的回廊，到了荷他東面，就是個圓門。

圓門東邊有三間舊房，有個破匾，上題『古水仙祠』四個字」，也有動態的空間

呈現，「兩邊荷葉荷花將船夾住，那荷葉初枯，擦的船嗤嗤價響；那水鳥被人驚

起，格格價飛；那已老的蓮蓬，不斷的繃到船窗裏面來」。 

小說中的老殘，沈浸於風光美景的陶醉之中，所以在心態上怡然自得、舒

適歡愉。而閱讀者也隨之受到老殘輕鬆自在、優遊情懷的感染，開始愜意地享受

小說敘事空間所營造出的美妙景色，如在目前。又如老殘在明湖居茶館時，感受

其中喧囂熱鬧、客人絡繹不絕的場景，以及在濟南游覽四大名泉尋覓絕妙景色等

敘事空間的書寫，也是用生動細膩的敘述筆調，讓閱讀者伴隨著老殘遊玩觀賞的

雅好興致，而與小說中自然空間產生交流呼應或是薰陶效果，進而流露出一種輕

鬆自在、賞心悅目的閱讀感受。 

所以，小說人物的心境與人物所處的空間，彼此有著極大的關聯，更有著

相互牽動的作用。先前論及老殘在濟南府所見的美景風光，它不僅是描繪眼前的

景物而已，更是藉由小說敘事的方式，使得這個自然空間，帶有幾分人物心境的

呈現，產生情景之間的相互呼應。例如，小說第十二回，寫老殘在齊河縣城南門

堤上閒步，在月夜中賞雪望月，對著雪月交輝的美麗景致，卻想到國家正是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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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秋，內憂外患，相繼而來，而那王公大臣們卻是各掃門前雪，弄得百事俱廢，

民不聊生，內心不免悵然若失、悲從中來： 

想到此地，不覺滴下淚來，也就無心觀玩景致，慢慢回店去了。一面走著，

覺得臉上有樣物件附著似的，用手一摸，原來兩邊著了兩條滴滑的冰。初

起不懂什麼緣故，既而想起，自己也就笑了。原來就是方才流的淚，天寒，

立刻就凍住了，地下必定還有幾多冰珠子呢。 

劉鶚在此讓小說人物與自然空間，融合為一個不可切割的整體。小說並不是由說

書人來講述別人的事情，而是讓老殘本人親自去經歷這個多災多難、流離患難的

社會，進而反思到自己能力所限，不覺悲從中來，落下兩行淚滴。這當中所呈現

的，是一種人性情感的真誠流露，這對於閱讀者而言，是具有極大的感染力。誠

如李瑞騰先生所說： 

劉鶚細膩的描寫著雪飄冰凍，相應於人事的苦楚，則自然物色有或雄或秀

之景致，皆深染作者之淚痕，則冰雪已成苦難意象，象徵著生民之多艱了。

115 

或許，這也與夏志清先生的話有幾分吻合： 

縱使中國詩詞中時有詠述（杜甫即是顯著的一例），但是中國小說向來對

主角的主觀心境不肯著力描寫，劉鶚摸索以意識流技巧表現這種情景，不

但這裡如此，好幾處亦如此，且同樣精彩，這確是匠心獨造的。116 

無論劉鶚是否有意或無意地認知到，他在小說敘事的手法上，已經有西方意識流

的技巧表現。但是我們至少可以肯定的是，劉鶚筆下的敘事空間，不僅將小說敘

事空間的描繪與刻畫，帶進更深入的情感層面，也將小說人物的情緒感受與自然

空間的營造描繪，緊密結為一體。例如，小說第八回寫到申子平入桃花山： 

子平進了山口，抬頭看時，只見不遠前面就是一片高山，像架屏風似的，

迎面豎起，土石相間，樹木叢雜。卻當大雪之後，石是青的，雪是白的，

樹上枝條是黃的，又有許多松柏是綠的，一叢一叢，如畫上點的苔一樣。

                                                 
115 李瑞騰：《《老殘游記》的意象研究》（臺北：九歌出版社，1997 年一版），頁 39。 
116 夏志清：〈《老殘遊記》新論〉，錄於《文學的前途》（北京：生活、讀書、新知三聯書店，2002

年一版），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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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著驢，玩著山景，實在快樂得極，思想做兩句詩，描摹這個景象。 

申子平初入桃花山，在心態上是輕鬆自在、歡欣鼓舞，所以見到的景物也是「快

樂得極」。可是申子平抵達危橋時，卻形色倉皇，神態失常，深怕一個不注意，

滑落山谷。路途中又險遇猛虎，在虎嘯山鳴之下：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西邊嶺上月光之下，竄上一個物件來，到了嶺上，

又是「嗚」的一聲。只見把身子往下一探，已經到了西澗邊了，又是「鳴」

的一聲。這裏的人，又是冷，又是怕，止不住格格價亂抖，還用眼睛看著

那虎。那虎既到西澗，卻立住了腳，眼睛映著月光，灼亮的亮，並不朝著

驢子看，卻對著這幾個人，又「嗚」的一聲，將身子一縮，對著這邊撲過

來了。這時候，山裏本來無風，卻聽得樹梢上呼呼地響，樹上殘葉漱漱地

落，人面上冷氣棱棱地割。這幾個人早已嚇得魂飛魄散了。  

從中，我們可以見到，劉鶚鎔鑄人物情感與敘事空間的深厚功力。從小說開頭寫

老殘在山東古千乘之地，治療黃瑞和渾身潰爛的怪病，再到濟南府中觀賞大明湖

的美景，游覽四大名泉，再以布衣形象，遊走地方店鋪，私訪玉賢暴政，再到曹

州府遇申東造，再到齊河縣雪中觀景，再到齊東鎮偵破賈魏家十三口命案，最後

與好友德慧生同往江南等。老殘就像是一個旅行者，從這個空間往下一個空間前

進，而這些的空間場景，在小說中，是真實自然地存在著。而且，小說中自然空

間的書寫，因為有真實的場域與名勝古蹟的描繪，以及相關的歷史記載，使得彼

此之間能相互吻合呼應，故能賦予小說更深一層的寫實意義。 

故筆者認為，劉鶚書寫《老殘遊記》時，對於人物身處的自然空間的呈現，

其安排是十分精湛與深刻的，在小說中，劉鶚藉由老殘等小說人物的遊歷，使閱

讀者可以感受到濟南的美景，也從小說人物與自然景物的互動中，感受人物的境

遇，進而聆聽人物的內心傾訴，體會人物的真性情。 

 

二、人物想像的虛擬空間 

小說人物所處的空間，可以分為自然空間與虛擬空間，而虛擬空間通常又

可以分為兩種情況，一種是藉由小說人物的自我想像或作夢所形塑而成的幻想空

間。另一種則是藉由小說人物闖進或誤入到天堂仙境、地獄鬼界等異於人世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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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世界。而在《老殘遊記》中，主要是以小說人物老殘進入夢中，以這樣虛擬

空間的敘述手法，來展現劉鶚對於許多人事物的想法與論述。 

首先我們可以從《老殘遊記》初編第一回中看到，劉鶚在寫作筆觸上，生

動細膩且不失真實，小說寫老殘： 

這日，老殘吃過午飯，因多喝了兩杯酒，覺得身子有些困倦，就跑到自己

房裏一張睡榻上躺下，歇息歇息，才閉了眼睛，看外邊就走進兩個人來：

一個叫文章伯，一個叫德慧生。這兩人本是老殘的至友：一齊說道：「這

麼長天大日的，老殘，你蹲家裏做甚？」老殘連忙起身讓坐，說：「我因

為這兩天困於酒食，覺得怪膩的。」二人道：「我們現在要往登州府去，

訪蓬萊閣的勝景，因此特來約你。車子已替你雇了，你趕緊收拾行李，就

此動身罷。」老殘行李本不甚多，不過古書數卷，儀器幾件，收檢也極容

易，頃刻上間便上了車。無非風餐露宿，不久便到了登州，就在蓬萊閣下

覓了兩間客房，大家住下，也就玩賞玩賞海市的虛情，蜃樓的幻相。  

從上述引文中，我們可以看到，劉鶚並未直接說明老殘進入夢鄉，而是藉由老殘

在睡榻上歇息閉眼之後，忽見外邊有好友文章伯與德慧生前來邀約，同去登州府

訪蓬萊閣的美景，在觀日間發現在狂風巨浪中有一瀕臨沉沒的帆船，老殘等三人

獻上了羅盤和紀限儀，卻被船上的水手和演講者，誤以為他們是出賣同胞的漢

奸，要將三人綑綁殺害，而所乘坐的小船，也被眾人砸得粉碎，三人同時沉入海

底。小說寫到此時，第一回結束了，緊接著在小說第二回開頭便是寫老殘在睡中

突然被人喚醒，才明瞭之前落入水中的經歷，原來是一場噩夢。 

老殘在夢境中，經歷一趟危險的旅程。如果這一趟旅程，是安排在老殘所

身處的自然空間的話，那麼在小說第一回末段，老殘沉入水中之後，小說故事情

節的安排，即可宣告結束。但是我們可以看到《老殘遊記》並未就此結束，反而

前前後後寫了二十回，其原因何在？它並不是更換其他的小說人物，來擔任敘事

主角，而是以一種夢境式的虛擬空間，讓小說人物老殘，從中即使是瀕臨生死存

亡，仍能於一覺醒來之後，思考未來的發展，又能重新踏上未完的旅途。誠如捷

克漢學家米列娜先生所言： 

某個人物——通常是主角，在夢中目睹自己的未來，或者是周遭環境的未

來情境。夢醒之後，對於自己行為的抉擇，可以比較明智。夢，對主角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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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既是警告，也是指引。《老殘遊記》的正文回應了夢境的挑戰：老殘

的一行一動，都是象徵性的建議，代表救中國所需的努力。117 

於是乎小說中所營造的虛擬夢境。對於劉鶚而言，一方面可以藉此提升小說故事

情節的冒險性與傳奇程度，一方面也可以傳達出拯救積痾病重的中國，是有多麼

地窒礙難行，必須要付出更多心血與加倍努力，方可達成。 

另外，我們也可以在《老殘遊記》二編第七回中，見到另一種虛擬空間的

敘述。小說的故事情節，是寫一日老殘在秋夢軒的銀漢浮槎中，觀看《大圓覺經》，

直到月輪西斜，方去就寢： 

夢見外邊來了一個差人模樣，戴著一頂紅纓大帽，手裏拿了許多文書，到

了秋夢軒外間椅子上坐下。老殘看了，甚為詫異。心裏想：「我這裏哪得

有官差直至臥室外間，何以家人並不通報？」正疑慮間，只見那差人笑吟

吟的道：「我們敝上請你老人家去走一趟。」老殘道：「你是哪衙門來的，

你們貴上是誰？」那差人道：「我們敝上是閻羅王。」老殘聽了一驚，說

道：「然則我是要死了嗎？」那差人答道：「是。」老殘道：「既是死期

已到，就同你走。」那差人道：「還早著呢，我這裏今天傳的五十多人，

你老人家名次在盡後頭呢！」手中就捧上一個單子上來。看真是五十多

人，自己名字在三十多名上邊。老殘看罷說道：「依你說，我該甚麼時候

呢？」那差人道：「我是私情，先來給你老人家送個信兒，讓你老人家好

預備預備，有要緊話吩咐家人好照著辦。我等人傳齊了再來請你老人家。」

老殘說：「承情的很，只是我也沒有甚麼預備，也沒有什麼吩咐，還是就

同你去的好。」那差人連說：「不忙，不忙。」就站起來走了。 

小說寫到老殘在夢中，見一官差來，請他到閻羅殿去，之後老殘到了閻羅王宮，

閻羅天子稍加詢問，就請他坐到「善人」席上，觀看五神問案。 

在小說中，劉鶚刻意讓老殘去目睹那些罪孽深重的人，或是下油鍋，或是

被打得遍體鱗傷，血肉橫飛，當中有些犯了口過的人，則是要被放進磨子裡磨成

肉醬。這些懲處是為了讓這些曾經作奸犯科、為惡多端的人們，得到他們應有的

懲罰。小說中，不僅寫出地獄是如何處置犯人的情形，也寫到老殘觀賞地府風光

                                                 
117 Milena Dolezelova-Velingerova 著 謝碧霞譯：〈晚清小說中的敘事模式〉，收錄於《晚清小說研

究》（台北：聯經出版社，1988 年一版），頁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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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時，竟在其中遇見舊友，得知種善因得善果，種惡因得惡果，善惡不是不報，

是時辰未到。人一旦死後，進入到地府中，便會受到審判，如是好人，便得以重

新輪迴，或入仙位神界；如是惡人，便要繼續在地府受罰，直得贖清罪孽，才能

進入輪迴之列。 

劉鶚讓老殘從夢境中，進入到地府這個虛擬的空間，老殘所目睹種種異於

現實層面的場景，這對閱讀者而言，確實會產生極大的震撼與深刻的影響。可是，

當我們審視劉鶚筆下這個地府空間時，我們可以發現地府審案與處置犯人的方

式，與人世間的大獄苦牢相似，而地府的風光景物，也與人世間的景物幾乎相同。

那裡的街道招牌，亦與人間無異，「只是天色與陽間差別，總覺暗沈沈的」，好像

地府這個虛擬空間只是人世間的翻版而已，但為何劉鶚要讓老殘去目睹地府的嚴

刑峻法呢？這難道不會與初編中諷刺清官酷吏的目的，背道而馳嗎？ 

筆者一開始曾經認為，劉鶚這種故事情節的寫作方式，確實容易發生前後

主題意義上的不協調，甚至產生抵觸情形。但經幾番深思之後，筆者認為，劉鶚

諷刺清官酷吏的敘事空間，是一種在人世間存在的真實空間，老殘目睹的嚴刑峻

法，是現實殘酷的。至於地府這個虛擬空間中的嚴刑峻法，卻是以勸人為善為主

要的目的，具有實質的教化作用，並非初編中那種剛愎固執、自以為是的清官酷

吏所能比擬的： 

老殘道：「我不懂陰曹地府為什麼要用這麼重的刑法，以陛下之權力，難

道就不能改輕了嗎？臣該萬死，臣以為就用如此重刑，就該叫世人看一

看，也可以少犯一二。卻又陰陽隔絕，未免有點不教而殺的意思吧。」閻

羅王微笑了一笑說：「你的戇直性情倒還沒有變哪！我對你說，陰曹用重

刑，有陰曹不得已之苦衷。你想，我們的總理是地藏王菩薩。本來發了洪

誓大願，要度盡地獄，然後成佛。至今多少年了，毫無成效。以地藏王菩

薩的慈悲，難道不想減輕嗎？也是出於無可奈何！我再把陰世重刑的原委

告你知道。……」 

小說中嚴肅莊嚴的閻羅王，比起那些自以為是、昏庸無能的清官酷吏，實在好上

數百倍。加上老殘進入的是夢境中地府，是一個敘事的虛擬空間，所以地獄官差

所執行的嚴刑峻法，看似殘酷，但其目的卻為勸世教化之用。所以地府這個虛擬

空間，比起人世間的真實情況而言，卻是多存在著幾分的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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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筆者認為這個原本在佛經古籍中的地獄傳說，在《老殘遊記》中卻是

一個公正不阿、賞罰分明的地方。而且小說中的老殘可以在小說敘事空間中，另

闢一個想像的虛擬空間，這個虛擬空間，可以不受時間的束縛，也可擺脫現實世

界種種不合理的控制。於是閱讀者得以跟隨著老殘的步伐，穿越現實的自然空

間，進入虛擬的夢幻世界，以生花妙筆，將閱讀者一併帶入此夢境之中，和老殘

一同去經歷這個超乎人間想像的異想世界，並從中獲得啟發與成長。所以筆者認

為劉鶚透過老殘在夢境的遭遇，讓我們從中得知劉鶚不僅要在寫實層面呈現小說

敘事的意義，更要拉近現實與虛擬之間的距離，也在虛擬想像的世界中，藉由夢

境來彰顯小說內在的意蘊，達到小說敘事的目的118。  

 

第四節 　結語 

閱讀一部小說，不僅要將目光聚焦於小說人物的表現，關注故事情節的發

展而已，更要在緊湊的故事情節之外，去仔細地咀嚼小說家對於敘事時間的掌

控，以及敘事空間的營造。 

故若細究《老殘遊記》，我們可以從中得見，劉鶚是如何將故事時間與敘事

時間，作有效的搭配、組合。在整部小說前面三分之二的部份，是藉由順敘的敘

事方式，呈現出老殘遊走江湖的種種經歷。加上順敘手法的使用，同於傳統史傳

的敘事模式，這對於閱讀者而言，有助於直接而連貫地得見小說中所發生的人事

物。 

可是到了小說第十五回之後，劉鶚敘事筆鋒一轉，改採取回憶式倒敘的敘

事手法，藉由黃人瑞的回憶追述，交代賈魏家十三口命案的來龍去脈，而且之後

也將順敘與倒敘兩種不同的敘事手法，加以混合運用，來敘述老殘以布衣形象進

                                                 
118 引證龔鵬程先生指出：「劉鶚卻仍能將中國社會變遷的時序，納入一個神話或夢幻的開展中進

行。在《老殘遊記》裡，故事的展開，興起自一個夢幻。夢的興滅，悠然來去，在故事進行的過

程中，彷彿不含具有任何波瀾與聯繫。但這種託諸夢寐以帶起全篇的結構，正如同《老殘遊記續

集》裡運用寓言的表用，來彰顯其內在意蘊。」《中國小說史論》（台北：台灣學生書局，2003

年一版），頁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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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明查暗訪的前後過程。筆者認為，劉鶚不僅已經領會到小說故事時間與敘事時

間的不同，同時也能從中加以嘗試運用，這對中國小說敘事史的發展來說，是意

味著寫作模式的發展與突破。 

而且從小說敘事時距的角度切入來論，我們可以發現劉鶚在處理《老殘遊

記》敘事時間的節奏方面，思前想後，格外用心。例如其中有省略概要式的敘事

時距，作為交代故事情節的來龍去脈，運用簡潔扼要的筆調，來加快小說敘事的

節奏；也有故事時間與敘事篇章相等的敘事時距，將人物的故事場景與對話紀

錄，作一番詳盡確實的呈現；也有故事時間較短，但敘事篇章卻較長的敘事時距，

用以完整地展現小說人物內心的情感層面。 

因此《老殘遊記》敘事時間的節奏，是多樣化且具豐富性的。因為小說中

劉鶚妥善地運用這三種敘事時距各自的特點，分別針對不同的敘事需要，採用不

同敘事時距的書寫模式，讓《老殘遊記》的故事時間與敘事時間之間，起承轉合，

井然有序，且閱讀起來並不會因為險象環生的故事情節而顯得緊湊，也不會因為

人物之間的高談闊論而變得冗長乏味，更不會因為描寫人物內心起伏的思緒而感

到呆滯無趣。反而因為三種敘事時距之間能有效的搭配組合，各自發揮其特點，

呈現出劉鶚在敘事時距的書寫功力。 

至於在敘事空間方面，筆者認為這不僅是作為小說故事情節發生的場景或

地點而已，在更深層的敘事意義方面，小說的敘事空間，也是小說家心中，真實

世界與理想世界的統合。而人類世界本身就存在著真實社會與虛擬世界兩種不同

面向的空間，故在小說敘事空間中，也同樣存在著真實與虛擬兩種不同面向的敘

事空間。尤其《老殘遊記》在自然空間的寫作方面，更是活潑生動、趣味橫生。

閱讀者可以隨著老殘遊走四方江湖，一方面遊覽山東的名勝古蹟，一方面看盡清

末社會的官場險惡。而且這個自然空間，不僅可以作為小說人物活動的根據地，

也可以是小說人物情感抒發的對象，使人物的內心情境與外在景物達到高度的結

合。例如，老殘觀雪景而憂社稷蒼生，雪景本身並無意義，是自然季節的現象，

但是經由老殘賦予深沈的感情之後，便讓閱讀者因景生情體會到老殘悵然若失、

悲從中來的落寞心情。 

而《老殘遊記》中，不僅有自然空間的呈現，也有個想像的虛擬空間。在

小說中，藉由小說人物老殘在初編第一回與二編第七回，前後二次進入夢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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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展開一系列的冒險故事。第一次進入夢境，是要將羅盤、指針等物送與危船

上的人，卻反被陷害為漢奸，綑綁丟入水中，幾乎慘遭溺斃，之後一覺醒來，又

安然無恙，繼續登上遊走濟南府的旅程。「夢境」這個虛擬空間，是每一個人類

都會出現的空間，人類對於夢境的解釋不一，有人作為占卜之用，有人則以之為

潛意識的呈現，也有人認為是心理作用等等，有著各式各樣的說法。但是《老殘

遊記》中，夢境卻是一個架構現實與虛擬之間的橋樑。在夢境中，小說人物可以

進入到地府之中，在地府中見到與人世間相符的景物，也發現到地府的刑罰與人

世間相似。但其中的差異是地府的審案判刑皆有公平正義可言，而人世間卻是充

斥著自以為是、昏庸無能的清官酷吏。 

因此，《老殘遊記》的閱讀者，可以隨著小說人物的遭遇，在不同敘事空間

的轉換之中，產生各種不同的閱讀感受。有現實層面的自然空間，也有離奇夢幻

的虛擬空間。雖然說在小說中只有在初編第一回，以及二編第七回等處，出現虛

擬的空間。但是當我們仔細從《老殘遊記》敘事空間的整體佈局來看，便會明瞭

劉鶚苦心營造的目的，主要是想凸顯出《老殘遊記》在敘事時空上，並非僅是為

了著重於光怪陸離的故事情節而寫作，其更深一層的目的，是劉鶚自己在第一回

原評中的話： 

舉世皆病，又舉世皆睡。真正無下手處，搖串先醒其睡。無論何等病症，

非先醒無法治。具菩薩婆心，得異人口訣，鈴而曰串，則盼同志相助，心

苦情切。 

小說人物老殘，行走江湖，串鈴行醫。在夢中不顧自身安危，挺身而出，拯救危

難之船，卻反而遭受船上眾人的誤解，使自己反遭沉水之險。之後又在夢境之中，

隻身進入門禁森嚴的幽暗地府，從中探知善惡因果之理，其所要傳達的目的，不

僅是為了要喚醒沈睡多時、重病難治的清末社會而已，當中更是帶有幾分教化新

民、振興除弊的意涵。筆者因而認為劉鶚在虛擬空間的書寫上，一方面是藉由夢

境這個虛擬空間，發揮小說諷刺譴責的作用，傳達劉鶚經世濟民、救亡圖存的心

願，而另一方面也藉由刻畫地府的慘烈情狀，達到小說的教化功效，期盼能夠進

一步地引發閱讀者，進行更深一層的省思。 

所以在《老殘遊記》中的敘事時空，並非僅作為記載時間或描繪故事場景

的用途而已，其中更為深刻的意涵，則是劉鶚對於小說敘事意義以及敘事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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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作的嘗試與堅持。這可以從他在《老殘遊記》中，如何運用各種不同敘事時間，

以及採用自然與虛擬兩種不同的空間敘事中，逐一發現。由此筆者更加肯定劉鶚

在小說敘事時空的書寫上，苦心經營，努力不懈，確實為清末新小說的敘事模式，

開創出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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